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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黄河唱支歌
□毛时安

河
与
家

□
傅

谨

豫剧《大河安澜》是河南省豫剧

院三团新近创作并搬上舞台的新剧

目，如同三团始终如一的严肃的创

作模式，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大

河安澜》已经有过数个版本，且越来

越接近于达到三团此前多部保留剧

目的艺术高度。

《大河安澜》表现的是黄河边上

一个家庭——刘大河、安澜和他们

的儿子刘大堤围绕黄河的奋斗、付

出与牺牲的感人故事。在所有有关

黄河的艺术作品里，都不可避免地

要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以这对

世界上最重要的矛盾为主轴的作

品，一定是最具挑战性的。正是在

这个维度上，《大河安澜》才有了它

所有的生动性。《大河安澜》正是从

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切入，因此，它

的主人公不是当下类似题材的戏曲

创作中常见的、普通意义上的抗洪

抢险中涌现出来的英模人物，而是在与黄河朝夕相

处中产生了心灵感应的精神伴侣。他们代代守护

黄河，是在与黄河的互动和对话中生长的中华儿

女，是黄河人。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数万年来她用水和土给

了中原地区以生命与活力，所以说她哺育了中华民

族，毫不牵强。然而对于黄河两岸的普通民众而

言，黄河也有她的另一面，她阴晴不定，经常泛滥成

灾，给黄河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黄河边的民

众对黄河的爱与恨交织于一体，这是《大河安澜》最

重要的背景。因此就有了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复员

回乡的主人公刘大河志愿接替死去的养父，担任黄

河大堤上的守河人的因缘，这台大戏就从此拉开序

幕。在这部两个多小时的戏里，河南豫剧院三团的

艺术家们在舞台上展现了这位守河人几十年的艰

辛和对黄河不离不弃的深厚感情，为保一方安宁，

他最终甚至为黄河付出了生命。但他的生命也在

黄河边延续，他的儿子刘大堤接过了他的事业，继

续书写着中国人与黄河亲密无间的漫长故事。在

新的时代，大堤和大河的使命并不完全重叠，然而

又有着精神上的联系，在不同年代，黄河人与黄河

的关系，就是这样复杂而纠缠。具体到《大河安

澜》，这个家庭所有成员与黄河之间的深厚感情，是

因为黄河和他们的家园之间是融为一体的，如屹立

在大堤上的主人公所说，“前面是河，后面是家”，他

们的家园因黄河而存在，而守护黄河就是守护家园

最好的隐喻。黄河既是这个家庭之形成的原动力，

又是其亲情滋长的保护神，最后，黄河也是他们最

重要的精神纽带。

编剧王宏创造性地赋予了黄河以灵性，他的戏

剧结构里并不回避人生和命运的偶然性事件，尤其

是当他通过黄河人的激情呼唤与黄河的回应将人

生的偶然境遇合理化，就是为了透出“这黄河通着

天”的情节，具象、直观地体现黄河的灵性。王宏笔

下的这条黄河与她所孕育生长的人之间具有特殊

的亲和力，而且从这里出发，我们也可以隐约地看

到黄河叙事的另一角度——尽管作品里还未及展

开——黄河带来的那些灾难，也恰如对她所孕育的

人类的警示。因此，这是一位懂得黄河且热爱黄河

的剧作家，他就是以对黄河饱满且复杂的感情写下

这个故事的，并且有力地将观众带

进了这个有关黄河的故事。

豫剧《大河安澜》是编剧王宏、

导演张平和主演贾文龙合力的结

晶，他们共同为该剧找到了极佳的

舞台呈现方式，要让早就因历任《焦

裕禄》《重渡沟》主演而成为杰出表

演艺术家的贾文龙挑战新的表演高

度。贾文龙在剧中扮演父子两人，

又尤其是要先演父亲再演儿子，尽

管该剧前面的大部分是大河从年轻

到老年的经历，但是进入后半部分

时，他要瞬间改换角色再演儿子，这

就需要他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从扮

演老年人到改扮年轻人的心理感觉

和形体特点，才能令观众信服。贾

文龙发挥其卓越的表演才华超越了

这一难关，传神地演出了这两代人

之间既有世代的区隔、又有遗传学

意义上的相同基因这两个侧面。贾

文龙也非常擅长于感情戏的表演，在大河与安澜离

别的那场戏里，他与安澜的深情对唱，尤其是努力

克制自己内心的狂风暴雨送安澜离开的表演，极具

深度与难度，这段表演的难度在于要让观众清晰地

体会他悲痛与不舍的心理，却又要让观众意识到他

在安澜面前强行掩饰这种心理波涛的努力，让他的

表演包含了有深度的戏剧性。他还充分运用了豫

剧文武小生特有的表演手段，在洪水中手持测量水

文的标尺的扫堂腿旋子，就是从诸多传统武戏中化

用过来的。不仅如此，在黄河堤坝上打地鼠时走的

矮子步，原本是戏曲丑行重要的表演手段，他也将

它有机地化用在这个场景里，既合适又具观赏性。

戏剧中扮演配角七宝的陈琍珉也令人印象深刻，他

是该剧不可或缺的人物，并非大奸大恶，却在故事

发展进程中，恰如其分地掀起波澜，并且给予该剧

以别样的色彩。另外，扮演安澜、桂兰、支书、二婶

子等角色的演员也都各有各的精彩，充分体现了豫

剧三团的整体实力。

豫剧三团有国内戏曲院团中实力最雄厚的乐

队，他们在音乐创作和演绎中的成就，从20世纪

50年代开始就广为人知。在努力探索将交响乐

队与民族乐器完美融合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宽

阔的道路，他们的作品既具鲜明的民族风情，豫剧

特色浓郁，又很擅长通过中西方乐器的多声部与

演员唱腔相结合，为戏剧情境与人物的情感表达

营造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在《大河安澜》一剧里，

主演贾文龙有很多的源于传统武戏的身段，打击

乐的作用就非常重要，而豫剧三团的音乐创作表

演，又由此打开了新的天地，在音乐风格上更切近

于戏曲的特点。其中舞台美术设计边文彤的贡献

也可圈可点，她在舞台前面戏曲演员的主要表演

区，设计了半开合的禹王庙及民居，舞台中后区安

放的则是相对写实的黄河堤坝，尤其是在黄河咆

哮时多媒体的助力，多元地突出了舞台的立体感，

丰富了戏曲的视觉体验。

尽管取得了不菲的成就，豫剧三团仍没有停止

他们进一步加工打磨《大河安澜》的步伐，假以时

日，相信该剧会更加精彩，并且将会在当代戏曲艺

术化地表现黄河文明的时代风潮中，做出更突出的

贡献。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从青藏高原星宿海的星光下，九曲

十八弯，其间既有高原细流蜿蜒温柔的汇聚，

又有壶口飞瀑的咆哮，还有一路流向大海的

浩荡。黄河以她母亲般的胸怀，养育了中华

儿女，孕育了中华文化，也演出了多少英雄威

武的活剧。历代迁客骚人为这条河留下了多

少千古咏叹的动人诗篇，更有气势波澜壮阔

的不朽旋律《黄河大合唱》。黄河，永远期待

着壮美的史诗。

由河南豫剧院三团创作演出，王宏编剧、

张平导演、贾文龙主演的豫剧现代戏《大河安

澜》就在我们的期待中上演了。这是一部庄

严、郑重，带有史诗色彩的剧作。全剧以大河

和大堤父子两代，父亲守河到儿子治河，展现

了黄河儿女对母亲河以生命相托的故事。全

剧以“大河安澜”的壮阔意象贯穿始终，又巧

妙地以大河、安澜为男女主角，寄予着几千年

来中华民族“天下安澜，比屋可封”，海晏河

清、国泰民安的美好理想。构思、布局气度恢

宏而富于想象力。

《大河安澜》有着史诗的格调和精神的内

涵。全剧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就是年轻的黄

河儿女，烈日下他们健壮的脊梁闪烁着古铜

色的光芒。“大黄河看得见三皇五帝/大禹王

要治水得罪了龙王/大禹王镇守禹门口/他要

和龙王爷血战一场……”黄河号子和着滔天

巨浪的阵阵轰鸣。亘古洪荒的历史是需要迸

发着原始生命力量的“靠山吼”叫的。《大河安

澜》虽然是黄河与黄河人的当代写照，却因为

这贯穿全剧粗犷的黄河号子，而透出了一股

浓浓的历史况味。这号子和《黄河颂》深情庄

严的旋律构成了全剧的音乐基础。

父亲大河憨厚朴实，身上冒着一股年轻

的“军人+农民”才有的让人心疼的傻气又让

人喜欢的机灵。这些让他安然日月如梭地度

过了守护巡察黄河大堤的最初10年。儿子

大堤作为年轻的新一代黄河人，舞台上的第

一次出现，就是高高的黄河大堤上披着霞光

吹奏口琴的挺拔剪影，飘来的依然是“一条大

河……”的优美曲调。“爹在我心中没走远”，

不但在生命、事业、精神的三重意义上，延续

着父亲对黄河深入骨髓的那份热烈深沉的

爱，而且焕发出拥有了科学文化的崭新的时

代气质。他在科技和数据中规划着数字黄河

的未来蓝图。贾文龙一人饰演大河和大堤，

以其出色表演再现了父子两代人的鲜明个

性，同时以丰富多变富于听觉享受的两大段

咏叹调式的声腔演唱，表达了两代人对黄河

的一片深情，献上了新时代戏曲深邃的“黄河

颂”。大河的心中有着黄河人的坚守和固执，

面对天涯沦落的安澜，他说守河人也是河

神。接着就唱出了那段酣畅淋漓、满怀深情

的“看黄河，一个个旋涡翻滚望不到头……她

把我当儿子养大成人，我把她当亲娘尽心伺

候”。大堤则在现代化数字黄河调控室里，把

“俺爹的梦中之河”指点给母亲安澜看，那是

多么荡气回肠的气象万千的黄河长卷，“大黄

河九曲十八弯……她过中原、走齐鲁、跌跌撞

撞、急急忙忙、浩浩荡荡”“风风光光，就扎进

渤海湾……”确实，我把《大河安澜》视为新时

代《黄河大合唱》的一次戏曲尝试。

作为一部优秀的现代戏新作，《大河安

澜》始终聚焦黄河人在激烈戏剧矛盾中的心

理深度的开掘，同时高度凸显现代戏的戏曲

化展示。大河就是“大河里漂来”的孤儿。他

的血脉里流的是黄河水，这使他复员回村，站

在大堤上，看见黄河“就像看见了爹妈”。大

河干的并不是经天纬地为万世开太平的伟

业，他只是黄河卑微的儿子，就像黄河大堤上

的一块泥土那样貌不惊人的朴素。只是在大

堤决口，生命的最后一刻，显出了他舍命护堤

的伟大和不朽。《大河安澜》关注的不是大河

生命的轰轰烈烈，而是他内心的真挚度。全

剧从几个向度抵达大河的内心。他是一个炊

事员，没有赫赫战功，作为从抗美援朝战场下

来的老兵，心里埋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光荣

梦想，部队的战斗英雄都是党员，自己要入

党，要和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战友

“站成一排”。他总是唱着被改过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战歌》“保大堤，守黄河，就是保家

乡”一路巡堤。“活着站在大堤上，死了横在大

河旁，有我就有阵地在。”贾文龙演出了一个

退伍军人器宇轩昂的气质。最后，大河洒酒

与班长英灵对话，牺牲后在一片黄河号子声

中盖上党旗等一系列戏剧场景，完成了他作

为战士的毕生心愿。让我惊讶的是，《大河安

澜》在舞台上还同时表现了守河人的那种无

法排遣的孤独寂寞。大堤、河水，孤身只影，

贾文龙用武丑和连贯的矮子步和飞脚压身

叉，欢快地一边和老鼠说话，一边挥锹灭鼠。

在打光了大堤上乱窜的老鼠后，他苦恼自己

“连个解闷的都没有了”。寂寞的青春时光，

对交流对倾诉的期盼，特别是对女性、对爱情

的热烈渴望，渴望看到女人，盼望大黄河给他

送个媳妇。这些细节鲜活地展现了大河在寂

寞中真实的内心世界以及情感的汹涌波涛。

英雄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独自面对孤独的内

心忍受。特别是当我们熟悉的“一条大

河……”的旋律不时被大河一个人用单调忧

伤的口琴吹奏出来的时候。我想，什么是英

雄的人性化？这就是。第二场可谓是经典的

一场。1968年，大河在营救紧张慌乱中坠河

的安澜时，表现出的毫不犹豫的坚决，和收

留、安顿安澜时对异性手足无措的尊重和规

避。特别是不愿在安澜落难的危急时刻，接

受安澜的感情。贾文龙和杨红霞出色再现了

屋里屋外、人前人后两人感情犹如清风涟漪

的微妙变化，丝丝入扣，充满了底层百姓在危

难时刻的人性温暖。此外，大堤和桂兰新一

代的清纯爱情，以及大堤最后在去留之间的

艰难抉择，成为全剧下半场的戏剧高潮。

尼采说，“一切诗人都相信，谁要是躺在

草地里或是偏僻山坡旁竖起耳朵倾听，他就会

听到天地间的一些事情。如果他们碰上温馨

的感情冲动，他们就老是认为，大自然本身爱

上他们了。”（见《查拉斯特图拉如是说》）久而久

之，黄河在大河心目中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工作

对象，更不是一般人眼里作为客观存在的冷漠

得与己无关的自在物。寂寞的他对黄河产生

了感情，他要为黄河唱首歌，他想和黄河倾诉，

而且确实地倾吐了内心。《大河安澜》让我们感

受到，大河和大堤面对从远古雪山走来，自己

天天相伴的黄河，他们有一种让观众梦牵魂挂

的灵魂的战栗。黄河在黄河人心目中成了有

灵性的黄河“人”。黄河以她的灵性抚慰着她

的儿女们。第一次，寂寞的大河向着黄河呼唤

“大黄河，给我送个媳妇吧”，冥冥中安澜来到

了大河居住的禹王庙。第二次，安澜思念失踪

的父母，大河和她向着“通着天”的黄河高喊，

在持续不断的黄河涛声中，让我们感受到了黄

河儿女与大河母亲的心心相印。最后是大堤

的母亲和妻子目睹他差点命丧激流旋涡后，决

意让他离开黄河，他去留两难的痛苦时刻，再

次河边“寻找”父亲，此时大黄河掀起万丈波涛

相呼应，带着天人合一的超现实的浪漫。

我特别喜欢《大河安澜》追求的现代戏的

戏曲化处理。如第一场，庄严中灌注着轻松

幽默的谐趣。村民们欢迎志愿军英雄大河凯

旋，听说大河不是英雄而是炊事员后的失落，

七宝的“变脸”，反复嘀咕“你说点旁啥吧”，还

有七宝作为村革委会主任，训斥大河，在支书

和二婶面前无法收场的尴尬，这些都艺术化地

再现了黄河边的民间社会人情世故的真实状

态。第三场夫妻送别，大河知道安澜远行难

归，安澜被瞒却误以为看望父母几天就回来。

一个是诉不尽的离愁别意，一个是满怀期盼，

两人一唱三叹，这种恩爱夫妻间错位的心理落

差看得让人落泪。不由人想到《梁祝》“十八相

送”和《朝阳沟》“银环下山”的艺术处理。贾文

龙充分展现了戏曲唱腔和身段塑造人物的审

美愉悦。大堤老龙湾测量中以武生“持棍扫腿

旋子”“垛子乌龙绞柱”展现惊涛骇浪中的搏

击；矛盾最激烈时，大段唱腔接大段念白，在表

现人物内心纠结的同时，展现了豫剧现代戏达

到的戏曲化的审美力量。

值此河南豫剧院三团建团70周年之际，

期待《大河安澜》经过精心打磨，真正成为新

时代戏曲舞台上的一曲“黄河大合唱”。

荒无人烟、黄沙漫卷的大堤，刘大河伴随着枯燥孤寂和风

霜雨雪，守护了一年又一年，最终在一次抗洪抢险中牺牲，将

生命化作了黄河岸边的一抷土。自小在河边长大的儿子刘大

堤继承父亲的遗愿，立志让大河改变容颜，造福人间。豫剧

《大河安澜》将黄河儿女的忠诚守候，浓缩成父子两代人的生

命行程，“千年万年，大河安澜”的期冀和豪情，在舞台上深情

绽放，繁花满堂。

从当年轰动艺坛的《朝阳沟》《刘胡兰》到《小二黑结婚》

《李双双》，从《香魂女》《村官李天成》到《焦裕禄》《重渡沟》，河

南豫剧院三团是有着光荣历史的演艺团体，其新创剧目《大河

安澜》旨在以身边的黄河为题材，以黄河儿女的生生不息为背

景，续写剧团现实题材演出的新篇章，再次拓展戏曲现实题材

创作的范围空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

明，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忠于使命、勇于牺牲

的民族品格，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讲述一条大河的千年安

澜，抒发黄河儿女的舍生忘死，这是颇为恢宏重大的题材和主

题，其结构和叙事可以有多种方式的选择。此剧的独特之处，

是放弃了宏大叙事的结构框架，以平凡百姓的视角展开叙事，

通过两代人60年的守河治河故事，将黄河儿女与黄河的生死

相依、爱恨悲喜和不屈奋斗，表达得倔强、温暖、明亮。

作品对两代人的形象塑造，视野开阔，意蕴丰富。他们对

黄河有相同的情怀，又有各自的时代印记，他们的期盼憧憬汇

成了全剧的鲜明意象。老一辈黄河儿女的代表性人物刘大

河，身份虽然普通平凡，创作者却为这个小人物赋予了厚重的

精神品格，人物形象设计举重若轻，意义非凡。他是上世纪50

年代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的退伍兵。没有立过功，没上过战

场，只是一名普通的炊事兵。但牺牲的战友都是党员，都是冲

在最前面的人，这一点让他灵魂震撼，心生敬仰。回村之后，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为黄河守堤，接受这个没有人愿意干的活，

一方面是因为他这个孤儿对家乡的爱、对黄河的情、对父老乡

亲的感恩，“老槐树在村头频频招手，好似在招呼当年放羊

娃。大河里漂来的孤儿百家养，坝头村就是我的家。”更重要

的，是战友的舍命牺牲精神为他的灵魂镀上了一层英雄主义

的底色。人物所有的戏剧行为，矢志不渝和甘愿守候，由这里

奠定了扎实基础。他向村支书承诺：活着站在大堤上，死了横

在大河旁，有我在就有阵地在！这大堤它是咱挺起的脊梁直

起的腰。刘大河不光许下千金诺言，还要与英雄站成一排，戏

剧帷幕刚开，他就提出了入党申请，刘大河的信仰和追求就像

一束光照亮了黄河岸边，他此后的生命历程和以血肉之躯封

堵黄河决口，变得合乎情理，顺理成章。黄河儿女本色和信仰

的朴实真挚，感天动地。

昼夜流淌的黄河像一条线，在剧中起到了串联两代人守

护与治理的历史逻辑。新时代的守河人责任担当依旧，却志

向格局更大。父亲一生守河，儿子誓言治河。为什么要治河，

作品勾勒得其来有自，水到渠成。刘大堤在黄河岸边长大，父

亲的坟茔也安置于黄河岸边。黄河成为他放不下、心有牵挂

的对象，父子两代人与黄河的生命交集，成为一份与众不同的

情感。水利学院毕业后，他要利用所学创建一条利在长远的

数字黄河，让从西到东5464公里的每一寸都在可控之中。因

为他知道黄河虽然流出了“两岸麦苗绿油油，数不尽英雄竞风

流”，“但天生脾气大，千里沃土，万家灯火，毁灭只在转瞬之

间”。为了国泰民安，幸福家园，他决心参与治河，这也是父亲

的期盼。刘大堤的选择是个人梦想融入时代洪流的投影，时

代的感召、国家的期望化成了他肩上的切实担当。作品写出

了、演出了新时代黄河青年，忠诚守卫基因仍然在血液里流淌

的现实，以及奋斗创造永远是一代代黄河儿女的激情所系。

两代人在对美好生活共同向往的背景中，构成黄河儿女热爱

黄河和改变黄河的完整形象，也成为黄河儿女治理黄河的时

代宣言，艺术地表达了新时代知识分子的青春热血和坚韧创

造。作品以小见大，选取平常人寻常事，以百姓视角透视黄河

情缘，以平凡人生印证非凡力量，在人物的平凡普通和丰满血

肉中，映射了国家社会的进步和大保护理念，以及黄河儿女的

坚忍不拔和对生活生命的厚重思考。换句话而言，全剧以鲜

明的意象和质朴的表达，鲜活的现实生活场景，传达了黄河儿

女特有的生命历程和精神血脉，由衷赞美了新时代的“大禹

王”、真英雄。新时代知识分子的青春形象及甘愿献身精神，

该剧同样表达得真切踏实、沉稳坚定，让刘大堤成为黄河故事

中一个富有代表性意义的人物形象，这是戏曲为艺术人物画

廊做出的新奉献。

全剧的戏剧冲突没有刻意营造大起大落，波翻浪卷，却有

着内在的曲折连绵，细腻深沉，着重突出人物内心世界的激荡

和情感。刘大河退伍归来，乡亲们对英雄期盼的落差甚至冷

落；刘大河救起逃难落水的城里女娃，内心的忐忑与成亲后的

自卑；送妻子安澜去国外时一喜一悲的相互映衬；大堤学成归

来担负治理重任，却因屡涉险境遭遇家人的坚决阻拦等，波折

接连不断，人物内心的痛苦挣扎和选择取舍，顿挫感、悬念感

引人入胜。黄河默默流淌，黄河儿女与大河相互依存，彼此博

弈，骨肉难分的情感传承，充满现实生活质感。最终昔日的黄

河滩变成鸟语花香的生态河、岁岁安澜的平安河，河南百姓生

生不息、勇于创造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历程，产生强烈的戏剧张

力和鲜明的形象寓意。

主演贾文龙的表演颇富创新意味。他在剧中实现了一人

饰演两角的突破，既饰演父亲刘大河，又饰演儿子刘大堤。两

者年龄悬殊、所处时代迥异，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征也截然不

同，表演的难度与挑战显而易见。贾文龙以扎实独特的表演技

艺，把不同人物的形体和内心准确传递了出来。剧中专门创造

和设计的一些程式化动作，如“矮子步”“飞锨打老鼠”“河水中

挣扎”等极具表现力，也属高难度，贾文龙完成得如行云流水，

流畅灵动。贾文龙以黄河儿女特有的拼劲，以一系列新程式动

作的创意性尝试，为拓展豫剧现代戏程式创作的诸多可能，积

累了有益经验。全剧为“母亲河养育了咱一代又一代，咱就应该

为她付出为她拼搏”的黄河儿女奋斗精神，做出形象注脚，标

示了黄河岸边河南人的文化个性，成为中国精神的形象表达。

全剧舞台设置地域特色浓郁，质朴凝重，大气雄浑。翻滚

的黄河、船工号子、宁静的月夜、灿烂的星空、禹王庙、生态黄

河的壮丽景色，以及转台、斜坡的灵活调度，与全剧大河安澜、

幸福中国的题旨相互衬托。传统戏曲表演艺术与现代视听手

段的有机结合，产生震撼性效果。黄河人誓言用生命拼出一

个大河安澜的气魄，在情与景的叠映中，融汇成正大昂扬的主

旋律，回荡于奔流到海不复返的滚滚波涛之上，体现了鲜明的

时代气息，张扬了豫剧艺术的独特魅力。

唱响黄河儿女的期冀与豪情
□刘玉琴

九曲黄河的魂魄，平民英雄的史诗。豫剧现代戏《大河安澜》一经上演，就受到广大观众的广泛

好评，引起业内专家的持续关注和热议。这部聚焦厚重黄河文化的新时代现实题材作品，在60多

年的时间跨度中，讲述了父子两代人用生命守河治河的动人故事，地域特色浓郁，贴近真实生活，展

现了以主人公大河为首的沿黄百姓生生不息、自强不屈的生活状态与生命历程，抒发了对“千年万

年，大河安澜”的满怀期冀和壮志豪情。该剧由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河南豫剧院三团倾情

打造，王宏编剧、张平导演、贾文龙领衔主演，是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黄河题

材主题创作重点剧目，将代表河南省参加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冲刺“文华大奖”。本报特刊登专家

评论，以飨读者。 ——编 者

豫剧《大河安澜》评论


